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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园源—园员苑⋯⋯⋯第一章摇摇从刚懂事起，一听到这几句，他就两手
抽搐，疼。可是十根指头好好的，一个

不缺损。这个疼在心里，是祖先留下

的，一疼就想起仇人，想去抓刀，或者弓

箭。

园员愿—园圆愿⋯⋯⋯第二章摇摇在塔里忽台的梦里，也速该是一只鹰，

在他头顶上盘旋，但不会扑下来啄他；

而这个女人像一只兽，叫不出名字的，

白，庞大柔软，敏锐，阴郁，沉默，傲慢。

她不袭击你，却叫你感到某种无名的恐

慌。

园圆怨—园源怨⋯⋯⋯第三章摇摇他左边的膝头上放着弓箭和刀，右手胳

膊挽着四匹马的缰绳。狼群正围拢过

来，一点一点地挪，悄无声息。

园缘园—园远猿⋯⋯⋯第四章摇摇现在，蒙力克是她所看到的最后一个男

人。他们相互看了一眼，在蒙力克的眼

里，诃额伦这一刻无比的端庄和尊贵。

诃额伦则觉得，他的目光像是在和一具

尸首告别。就这样，原来蒙古乞颜部的

地面上，只剩下了两座毡包、三个女人、

六个孩子、八匹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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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克帖刚转过山坡便碰到铁木真。铁摇摇第五章⋯⋯⋯园远源—园苑缘

木真拉圆了弓箭指着他，什么话都不

问。别克帖没躲。已经没处可躲了。

第九天的早上，那只鹰没飞走，一直在摇摇第六章⋯⋯⋯园苑远—园愿源

头顶上一圈一圈地盘旋。塔里忽台数

到第九圈的时候，吩咐手下收了弓箭，

准备进山涧里去收尸。他话音刚落，

就见一个人直立着从山涧中走出来。

我给你一匹不生驹的白口母马，一匹摇摇第七章⋯⋯⋯园愿缘—园怨圆

秃尾子马，你别嫌不好。不是我舍不

得快马给你，只是防备你与人争斗，你

若与人争斗，必被人追上，你懂我的意

思么？我这马虽然跑不快，却是能走

长路的。但我没给你备马鞍，我没给

你备马鞍不是我舍不得，是怕别人认

出马的主人。就算你被捉住了，就说

马是偷来的。你看我没给你带火镰，

不是我舍不得，我怕你路上生火，让人

看见。这里有一张弓，还有两支箭，为

什么不多给你些呢？不是我舍不得，

是怕你路上争强好斗。两支箭做防身

够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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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怨猿—员园缘⋯⋯⋯第八章摇摇博儿术见那青年追得辛苦，便送他马奶
喝了，说昨晚见这些马让好几个人赶着

朝西边去了。博儿术说，给你换一匹黑

脊白花的好马，咱们一起去追。说着便

牵来了马，又取了刀和弓箭。

员园远—员员苑⋯⋯⋯第九章摇摇这个者勒蔑又说，我的父亲告诉我，您

的儿子是手握凝血而生的，和我同用一

个貂鼠皮襁褓。我的父亲告诉过我，说

夫人答应让我做你那儿子的伴当。

员员愿—员猿源⋯⋯⋯第十章摇摇铁木真冲在最前面，左手是博儿术，右

手是者勒蔑，身后是他的哈撒尔、别勒

古台兄弟。再有就是王汗和札木合的

兵马。他们把蔑尔乞部从中间撕开，比

闪电还快。

员猿缘—员源圆⋯⋯⋯第十一章摇到了薛凉河边，他勒住马，在泛着蓝光

的冰河上判断哪一处最浅。可是没时

间了，队伍从后面拥上来，发出了相互

撞击的声响。他想也没想就提起马缰，

扑通咔嚓，踏进了薛凉河。

员源猿—员缘缘⋯⋯⋯第十二章摇诃额伦轻声慢语，她每说一句话，蒙力
克的头就向下低一点，等诃额伦把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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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完，他的脑袋都快垂到地上了。就

是这样，前面两个人低着头进来，扬着

头出去了，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；蒙力

克在后面，低着头进来，又低着头退出

了帐门。阳光落在他的背上。

每天早上，只要一走出帐门，他的脚就摇第十三章⋯⋯⋯员缘远—员远苑

把他带到了札木合跟前，不由自主。

他心里想，迟早有一天，他将再也离不

开他的札木合安答了。

最后铁木真又对撒察说，你曾与我的父摇第十四章⋯⋯⋯员远愿—员愿员

亲齐肩作战，打败过塔塔尔人、金国

人，在草原上有威名，汗位还是由你来

坐吧。结果撒察没有拒绝。

我可怜的安答，札木合想，阳光刚从我摇第十五章⋯⋯⋯员愿圆—员愿愿

的左脸照耀到我的右脸上，你就输了，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你战死了，我

会亲手安葬你在斡嫩河边，收拢你的

百姓；要是有人背叛了你，我一定替你

杀死他，让你出气。

他对别勒古台说，我只是怕可汗，不是摇第十六章⋯⋯⋯员愿怨—圆园圆

摔不过你，你却下这种狠手。说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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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了。铁木真说可惜，你的胆子不如你

的力气大。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圆园猿—圆员源⋯⋯⋯第十七章摇他们分别对札木合说，有一只天狗在东
北方向，张着嘴，准备吞食月亮。月亮

外面罩了一圈银甲，里面藏了两只毒

蝎，尾巴指向西南。他们说三日内必有

大风夹雪，自东向西刮来，风暴经过的

地方暗无天日，灰头鸟将掉在地上，岩

石也会被冻裂。

圆员缘—圆圆缘⋯⋯⋯第十八章摇最硬的弓用四根牛蹄筋做弦，一般人的
力气拉不动，必须够二十四分劲；软一

点的也要十二分劲，用三根牛蹄筋就够

了，那是普通的弓；再软一点的要八分

劲，两根牛蹄筋做弦，妇女也能拉开。

圆圆远—圆圆怨⋯⋯⋯第十九章摇铁木真走过来，举起手中的箭问道，谁
用这支箭射伤了我的战马？他眼前的

人头像被风吹动的草一样摇摆着，静寂

无声。一个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，他

说，如果射伤了可汗的战马，那就不是

我的箭，我的箭射中 了 可 汗 的 脖

子。摇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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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蓝色的月光下，塔塔尔人犹如一群摇摇第二十章⋯⋯⋯圆猿园—圆猿怨
黑豹，突然蹿出来，撞倒为首的士

兵，抢夺他们的武器。从动作上看，

他们早就谋划好了，后面的人已经

解开了绳索，还有那些半大孩子们，

袖子里竟然藏着短刀。

有一天，脱斡邻走进桑昆的帐篷，见摇第二十一章⋯⋯⋯圆源园—圆缘员
一个男人当地坐着，后腰挺拔，就知

道不是平常人。见他来了，这人不

向他行礼，也不避闪。

最英勇的博儿术落马了，徒步在沙土摇第二十二章⋯⋯⋯圆缘圆—圆远远
上奔跑，好不容易才捉住一匹驮马逃

了出来。桑昆被箭射穿了腮，跌下马，

没了知觉。脱斡邻只好下令收兵。

现在包里只剩下他自己了，那两个人摇第二十三章⋯⋯⋯圆远苑—圆苑怨
歇过气来，把脸转向札木合。于是

札木合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铁木真

的表情。

王汗的肉经河水泡发了，在乌鸦的嗉子摇第二十四章⋯⋯⋯圆愿园—圆怨缘
里膨胀起来。第二天人们在附近看到

很多乌鸦尸体，羽毛倒竖，都是撑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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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怨远—猿园远⋯⋯⋯第二十五章摇铁木真对术赤说，蔑尔乞人欺辱过你
的母亲，是不可宽恕的。凡蔑尔乞男

子，一个都不可以宽恕！

猿园苑—猿员怨⋯⋯⋯第二十六章摇在西方的月光下，他无意中看到，所
有的马匹都头朝东站着，迎着风，连

他心爱的白鬃马也不例外。

猿圆园—猿圆缘⋯⋯⋯第二十七章摇这个可怜的家伙，他到底想说什么？
把应该属于我的东西再赠送给我一

次？好像还一肚子委屈似的。这样

的人，让他活着也是受罪。他才看了

他一眼，就恶心了。

猿圆远—猿源猿⋯⋯⋯第二十八章摇几百年过去了，不知道那个孩子是否
活了下来，繁衍了多少代。成吉思汗

的血液在这些人的身体里秘密地流

淌着，没人知道，包括他们自己。

猿源源—猿源愿⋯⋯⋯第二十九章摇他把口袋展开，钻进去，没有一点透
亮的地方，那个女人的手艺真不错

啊。他将身体尽量舒展开来，放松。

把嘴里的空气吐净。然后，他听见自

己的身体发出各种声音：扑哧扑哧，

嘎巴嘎巴，接着，一股热血涌进头顶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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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，无论乃蛮人、蔑尔乞人、塔塔摇摇第三十章⋯⋯⋯猿源怨—猿缘苑
尔人、克烈人、翁吉剌人等等，都被称

为蒙古人。这个国家有多大呢？在

一个中心点，朝东、西、南、北无论哪

个方向，都要走一年的路程。

亏了你的提醒，我把该分封的都分封摇第三十一章⋯⋯⋯猿缘愿—猿缘怨
完了，可是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

人，因为他离我太近，如同眼睛看不

到鼻子，亲爱的博儿术，我把你给忘

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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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生一个苍色的狼

和一个惨白的鹿

一起渡过腾吉思海子，

在斡嫩河的源头

不儿罕山下相合了，

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罕。

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塔马察；

塔马察的儿子叫豁里察尔；

豁里察尔的儿子叫阿兀站孛罗温；

阿兀站孛罗温的儿子叫撒里合察兀；

撒里合察兀的儿子叫也客你敦；

也客你敦的儿子叫与锁赤；

与锁赤的儿子叫合尔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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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尔出的儿子，名叫孛儿只吉歹。

孛儿只吉歹的妻子名叫忙豁勒真，她生的儿子名叫脱罗豁

真。

脱罗豁真娶了孛罗斯琴做妻子，他有两匹好骟马，一匹答亦

尔马，一匹孛罗马。

脱罗豁真有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都蛙锁豁尔，一个叫朵奔。

都蛙生一只独眼，长在额头中央，能望见远在三程以外的事

情。

有一天兄弟俩上了不儿罕山，望见一丛百姓顺着统格黎河边

行来。

都蛙见那丛百姓中有个女子生得美貌，要索来给弟弟做妻

子。

朵奔下山去看了，那女子果然生得美，名叫阿阑。

阿阑为朵奔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不古讷台，一个叫别古讷

台。

朵奔死了以后阿阑又生了三个儿子，一个叫忽合答吉，一个

叫不合秃撒只，一个叫孛端察尔。

不古讷台兄弟俩背地里疑惑：咱这母亲身边没有丈夫，又无

房亲兄弟，只有那使唤的马夫，这三个兄弟是和谁生的呢？

有一天，阿阑母亲煮熟了蜡羊跟他们说，

你们的父亲死后，每晚都有一个黄白色的人从天窗飘进来，

他摩挲我的肚皮，把他日月般的光芒透进我身体，

天一亮他便黄狗似的钻出去了。

你们这三个兄弟不就是天的儿子么？

现在谁也看不出，他们中间的人将来要收管天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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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那时人们自己就信了。

阿阑母亲死后，兄弟五人分财产，哥哥们都嫌孛端察尔愚弱，

不把他当兄弟。

孛端察尔独自骑了匹秃尾子马顺斡嫩河去了。

没有吃的，捡狼食剩的；没有住的，结起个草庵。

冬天了，孛端察尔看见都亦连山来了一丛无首领的百姓，就

去找他的哥哥们说，

那丛百姓不分大小，就像身体没有头，衣服没有领，容易取

来。

兄弟们掳了那丛百姓，吃的和使的都有了，还有一个怀孕的

妇人，

孛端察尔将她做了妻子。

生了一个儿子唤作札只剌歹，后来作了札答兰姓氏。

再生一个儿子名叫巴阿里歹，后来作了巴阿邻姓氏。

⋯⋯⋯⋯

孛端察尔同哥哥们离分了，作了孛儿只斤姓氏。

《蒙古秘史》

《蒙古秘史》成书于十三世纪，全书蒙古语。记述了成吉思汗的先

祖谱系、传说和事迹，最先秘藏于内廷，不准外人阅读，后原文散失。

明洪武时经翰林译员搜集，用同音汉字记述、转译，流传于世。《蒙

古秘史》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，享誉世界的古典文学名著。全书

共圆愿圆节，作者佚名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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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员

他躺着听，在草地上，张着鼻孔，眯着眼，别人还以为他睡着

了，其实没有，要是察拉合唱错一句，他能立刻听出来。但察拉合

没唱错，不可能，老察拉合能唱出祖上十九代的故事，从没错过。

是这些故事把他唱老了。年轻时候的察拉合长什么样子，没人见

过，也速该也没见过。察拉合比他大二十岁、四十岁，或者一百岁，

谁知道呢。也速该还年轻，他每次出征前必听老察拉合唱歌，他是

蒙古乞颜部的首领，他就是听他的歌长大的。这个老察拉合没有

眼睛，靠鼻子分辨早晨和傍晚，男人和女人，不用看。

他听他唱，顺便想着心事。耳朵听歌不妨碍心里想事，可以分

开，也可以合在一起，怎么都行，像平地走马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太

阳累了，躺下了，扑通一声。风停了，浮尘还在空中飘，一层黄，一

层蓝，一层红，渐渐重叠，沉落，在颤动的马耳朵上，狗尾巴上，又被

抖落到草地上。帐篷里飘出肉香，和浮尘们掺在一起，带着土腥

气，黄昏的气味。秋天的黄昏就是这个味儿。察拉合接着唱他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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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有人听还是没人听，从来都是这样：他想唱的时候谁也拦不

住，不想唱的时候打死也不会开口。当他唱到伟大的阿阑母亲与

天光相合的故事时，也速该的眼前浮现出诃额伦的脸。诃额伦不

是阿阑神母，诃额伦是也速该的妻子，纯正的翁吉剌女人，高个子，

鹿眼，弯眉毛，皮肤细腻光滑。

去年，他和兄弟们打猎，在山窝后面的雪地里看到一对女人的

靴印，两只靴印中间有个窟窿，拳头样大小，这是一窝新鲜的尿迹，

深不见底，如同冒着热气的泉眼，穿透了冻硬的积雪。他一看，心

立刻抽紧了。他还发现，不远处有一条车辙，也是新鲜的。就是那

辆来自翁吉剌的婚车，被一群蔑尔乞人护着。于是，他对他的兄弟

们说，这个女人是长生天①送给我的，她能为我生一被窝的儿子！

打散了蔑尔乞人，他把她带回了蒙古乞颜部，为她换上新娘的

衣服，他问她叫什么，她说她的名字叫做诃额伦。

这个诃额伦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什么，平

时翘着下巴颏，看人的眼神不躲闪。当他喝醉了酒，冲她举起拳头

的时候，她不怕他，不哭不叫，就拿那种眼神看着他，说，可怜的。

真是奇怪，她可怜他！她的声音不高，语气平静。更奇怪的是，她

那么一说，他的拳头便松开了，自动的。再以后，乞颜部的人都传

开了，也速该成了不打女人的男人。别的女人们说，凭什么呀？让

醉酒的丈夫把拳头藏进袖筒，像猫一样去睡觉？她们说，男人有火

气不让他发出来，存在心里要憋死人的。

别的女人怎么说，他不在乎。与诃额伦在一起，他的心情

① 长生天，古代萨满教和蒙古人特别的指称，大意为：不死的苍天；主宰万物之
灵的永恒之物。



园园远摇摇摇摇

舒畅。摇摇摇

春天，诃额伦的肚子鼓了，兀孙萨满①从她脚下的影子里看

出，上天给也速该巴特②送来了一个儿子。诃额伦就对他说，也速

该我的亲丈夫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听我的，你再去娶一个女人吧，在

我们的儿子降生之前。

这时，塔塔尔人来了。塔塔尔是蒙古乞颜部的世代仇人。

老察拉合唱道：

摇摇合不勒汗虽有七个儿子

都不曾委付，他把汗位给了相昆毕勒格的儿子

俺巴亥管了，俺巴亥汗为了众人的平安

要去与塔塔尔人结亲

⋯⋯⋯⋯

走过了捕鱼儿海子、阔连海子

中间是兀尔什温河

住在河边的塔塔尔人不知好

将俺巴亥汗拿了，送去给大金国杀了

俺巴亥捎话回来叫子孙们记着

把五个指甲磨破了

把十根指头磨秃了

也要给我报仇

从刚懂事起，一听到这几句，他就两手抽搐，疼。可是十根指

①

②

萨满教，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，信仰万物有灵。萨满的职责为主持祭奠、占卜

等。

巴特，也称把阿秃，即蒙古语中勇士、英雄之意。



园园苑摇摇摇摇

头好好的，一个不缺损。这个疼在心里，是祖先留下的，一疼就想

起仇人，想去抓刀，或者弓箭。那些金国人，还有替金国做猎狗的

塔塔尔人，他们每过三年都来剿杀一回①，生怕他们毡帐多起来。

这一次也速该不想躲，他打算顺着斡嫩河下去，迎到半路去截杀仇

人，像刀尖横穿肋骨。愿长生天保佑他击败塔塔尔人。兀孙萨满

把羊胛骨放进火中，观察它烧裂的纹路，羊胛骨吱吱地冒油，然后

就出现了裂纹，一条，两条，很多条，其中有一条是横的，像刀刻出

来的，把别的纹路都切断了。对了，这就是他，长生天护佑也速该

巴特。于是，也速该告诉人们，为祖先报仇的时候到了。

对丈夫的决定，诃额伦不惊讶，她一只手放在鼓胀的肚皮上，

另一只手握住也速该，说，上天保佑，孩子等着你回来给他起名字

呢。也速该说，他的名字早有人给起好啦。诃额伦问他叫什么。

他说，就是第一个死在我手的塔塔尔人。我将把他的名字取了，送

给我的儿子！

天快黑了。老察拉合还唱。也速该的后背凉了。好多毡包闪

出光亮，星星似的散落着。从察拉合的歌子背后能够听见传令人

的马蹄声，有许多，这些人把他的号令从一个包带到另一个包，再

由这个包里的人传到下一个包，越传越远。三天之后，他们都将离

开自己家的毡包，聚集到他的身边来，带着各自的武器。十六岁到

六十岁，所有的男人。

女人们不问什么，用不着，从刮进帐门的风中，她们闻出了仇

恨的气味。她们的男人，本来就话少，现在更安静了，就那么坐着，

① 当时金国针对漠北草原各部的“减丁”政策。



园园愿摇摇摇摇

在你面前，让你看着面生，心疼。他眼睛看着你，心早就跟随苏鲁

锭①走了。女人们都知道，上天生出这些男人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去

战场厮杀、报仇的，你不能把他留在家里。这种时候该替他们把打

仗的马刀和皮甲拿出来，擦干净，放在门口，把盛奶酒的皮囊灌满

了，放在枕边。母亲为了儿子，妻子为了丈夫，女儿为了父亲。从

来就是这样。

２

翁吉剌的地面上雨多、风软，男人们好脾气。每年他们都挑出

最肥的牲畜送给邻近的金国人，还有最白的姑娘。翁吉剌男人舍

不得他们的地面，不想与金国结仇，哪怕心里委屈，脸上绝不露出

来。这些事情诃额伦十四岁上就懂了。她听她的祖母说，金人和

汉人管他们叫白鞑靼，还有一种黑鞑靼在西边的地面上。黑鞑靼

们不怕金国人，他们胆子大，都是合不勒汗的子孙。那个威名远扬

的合不勒汗，敢揪金国皇帝胡须的合不勒汗，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翁

吉剌女人。诃额伦不傻，她能从祖母的话音里听出来，祖母羡慕那

位嫁给合不勒汗的女人，那个女人给合不勒汗生了七个儿子。祖

母还说，和男人不一样，女人天生有两条命，一条是父母给的，另一

条命就是男人给的。诃额伦在心里偷偷算过，头一回不过十几年，

另一回呢，她就不知道了，要是活得长，就是一辈子。她见过金人，

穿镶银铠甲的那种；也见过拉骆驼的波斯人、会看书的畏兀儿人，

还有汉人，这些个男人都太精明，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哥哥，他们脑

① 苏鲁锭，三岔的长枪，缚九根牦牛尾，象征最高权力，也是指挥战斗的军旗。



园园怨摇摇摇摇

筋太过灵活，心又小，什么都不舍得撒手。诃额伦对自己说，我不

要这样的男人。

后来祖母做主，把她许给了一个名叫赤列都的蔑尔乞人。听

说这个赤列都的哥哥名叫脱脱的，统领着鄂尔浑河边三姓的蔑尔

乞部落。那天，祖母盖着三层貂皮被子也暖不过来了，有点糊涂，

竟把诃额伦当成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她吐着寒气说，翁吉剌的女人生

来心大，嫁就要嫁给收管天下的人，让后辈脸上有光彩。说完这话

自己先脸红了，是女孩子那种羞红，从眼睛下面蔓延开去，一直到

脖子下面。身穿嫁衣的诃额伦跪在祖母身边，不知道怎么才好。

最后，祖母抓着诃额伦说，孩子，你吃苦了。诃额伦没听懂，祖母就

咽气了，临死嘴还张着，两颊鲜红，特别好看。

脱下了嫁衣的诃额伦成了赤列都的妻子。可是，诃额伦不相

信，这个赤列都就是把她再生一回的那个人，好像什么地方弄错

了，不对劲。赤列都对她百般的好，好得让她害臊，没处藏没处躲。

他为她脱靴子，帮她梳头，一遍一遍叫她的名字：诃额伦诃额伦诃

额伦诃额伦，像唱歌。诃额伦觉得自己在做梦，一共十天。第十一

天她要跟赤列都回到鄂尔浑河边的蔑尔乞部落去。

返回蔑尔乞部落的途中，诃额伦在帐车里一路摇晃，帐车里铺

着熊皮，挂着毡帘，很暖和。雪被车轮轧得吱吱嘎嘎地响，几个蔑

尔乞士兵在前面引路，赤列都跟在后面，西北风打在后背上，推着

他们一路往前走。路上遇到的毡帐越来越少，地面越来越开阔。

她吃睡都在帐车里，尿尿的时候才出去，避开人，到山后面的雪窝

里。这一天，她刚上车就听见一声唿哨，像锥子扎进耳朵。她浑身

一激灵。

“是也速该！快跑！”蔑尔乞兵们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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